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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哀牢山臂膀上的五街，山脉
肌肉发达，宛若一朵朵蘑菇。就连腾云
驾雾的仙女走过路过，也忍不住要低
头俯身看一看。

五街，是彝族聚居的地方，听起来
好像是个城市。其实，它既不是某个城
市的五条街道，也不是某个城市的第
五条街，而是哀牢山脉伸向天边，牵手
云海的一条山街。是当地山民逢农历
初五之日，进行物物交换赶山街的集
散地。

我们乘坐的汽车一直顺着千层肚
一样波浪形山梁向上爬行，临近中午，
忽然看见路边一串卖山货的摊点两三
百米排开。停车驻足，白生生的萝卜，
就像一堆堆柴垛，比大拇指还大的白
芸豆，黄澄澄的野蜂蜜，风干的野生
菌，圆头圆脑的核桃，黑黝黝的松子，
明眸般的问候随着一缕缕吹来的山
风，扑面而来。

于是，我们乡村振兴采风团一行 3
辆车，10多个人开始沿着山货摊“赶
街”。到达五街乡政府，听了情况汇报
后，得知五街地处高寒山区，海拔 2400
多米，1.9万人的乡镇，彝族占 92%，是
云南省“生态乡镇”。年产野生菌 1450
吨，产值 8000多万元。年产松茸 160多
吨，产值 37万多元，是国家级“松茸之
乡”。山有多高，地有多高，虽然种不出
水稻，却盛产萝卜、洋芋、野生菌、白芸
豆、核桃。“春天挖洋芋，夏天采菌子，
秋天收核桃，冬天拔萝卜。”这是当地
人对物产的自画像，也是刻在我印象
里的“五街轮廓”。近几年，当地农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靠的是这“四大金刚”，
时下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还是离不开
这“四梁八柱”。

这个季节来五街，已经错过了野
生菌盛产的最好时节。我们还是执意
要上山，即使采不到野生菌，也要去看
看松茸生长的金窝银窝。

驱车 10多公里，到达“百菌园”，
在“山大王”罗老表的引领下，我们跟
着他进山。罗老表何人？是“百菌园”
的承包人。“百菌园”不是园，是无数
座山头连成一片的 2000多亩山林，罗
老表承包每年 6 至 10 月的野生菌采
摘经营管理权，其余 7个月时间，山归
原主，各自管理，承包经营所得由合
作社按山林面积分给各家各户。通过
罗老表组织人把采摘到的野生菌，分
类统一对外销售，辐射带动农户 350
户 1300多人，年野生菌产量 15吨，产
值 140多万元，仅野生菌一项，农民人
均就有近 1000元收入。

为什么要这样做？乡政府的干部
说，过去由于各家各户自行采摘，野生
菌得不到保育，遇菌就采，过分杀鸡取
卵。尤其是比较珍贵的松茸，采摘是关
键，采早了，个头小，产量低，采晚了，
菇开屏，不值钱，就需要适时保育，适
时管理，及时采摘，才能保护与发展并
重，年年细水长流有收入。

罗老表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朵保育
的松茸旁，大家眼见为实，轮流拍照，
十分高兴。有人不甘心，早已像松鼠一
样钻进树林找松茸，真是千人千份，万
人万份，我们一行 10多人中，果然有两
个同事，都分别在附近找到了一朵松
茸，可惜已经开屏，不是上好的松茸
了。顷刻间，找松茸、采松茸，又掀起一
次小高潮，大家一窝蜂围观，“叽叽喳
喳”拍照、拍视频。

我们一行听罗老表介绍，不仅
得知松茸的市场行情，还了解到很
多松茸生长的常识。松茸是野生菌
类中的珍品，对生长环境极其挑剔，
只能生长在没有任何污染和人为干
预的树林中，孢子必须与松树的根
系形成共生关系，而且共生树种的
树龄必须在 50 年以上，才能形成菌
丝和菌塘，生长的地方必须有松树，
松树的周围都是阔叶灌木林，松茸
就躲在松毛和腐叶下面，到了雨季，
年年来采年年有。据罗老表说，保育
松茸，不仅要保护好山林，还要保护
好菌窝。如果牛羊进山，大小便拉在
菌窝上，慢慢地就不会出松茸了。进
山采摘松茸的人也如此，不能践踏
菌窝，必须绕着走，如果菌窝被反复
踩踏，松茸也就灭绝了。采松茸也有
讲究，不能用锄头挖，只能用手轻轻
扒，这样才能确保菌窝不遭到破坏。
我想，凡是生命，万物皆有灵性，更
何况珍稀松茸，“土专家”罗老表的
话言之有理。

和罗老表分手时，大家都纷纷加
了他的微信，留了电话，明年要亲自来
找罗老表采松茸、买松茸，一个个都成
了罗老表的松茸粉丝。

告别罗老表，我们又前往咪黑们
（彝语地名）参观萝卜产业。

汽车前行，远远近近的山坡，像一
把把大扇子，白生生的洋房村庄，绿茵
茵的土地，房前屋后，坡地间，一挂挂
加工晾晒的萝卜条，仿佛是一道道洁
白的栅栏，更像是悬挂在天边，悬挂在
白云端的一帘又一帘乡村振兴幽梦。
一路走，一路看，到处都是一道道美丽
的乡村屏风。

一片山坡地上，不少农家正在拔
萝卜，我们选择路边最近的地方停
车，走进地里，正遇周老表夫妻俩挖
萝卜、洗萝卜、擦萝卜、挂萝卜条。我
们说明来意，一个个雄心勃勃拔萝
卜，要么拔不起来，要么拔断了，还有
一截在土里。萝卜密密麻麻，下半身
站在土里，上半身裸在外面。原来，这
里的萝卜不是随便可以拔起来的，而
是必须挖，挖的锄头也是“H”型的，
先用镰刀割去缨叶，就像一片片砍伐
后的树桩，然后瞄准，一锄挖一个，膝
盖高的萝卜，像白兔娃娃，十分可爱。
洗萝卜也是一个大塑料桶，盛上水，
丢进萝卜，手握一台小小的汽油机，
带动一把圆溜溜的大毛刷旋转，水浪
翻滚，萝卜翻滚，转眼工夫，白生生的
萝卜，经过一台“山寨版”的钢丝擦萝
卜机，反复插几下，又粗又圆的一个
大萝卜，瞬间就变成了一根根藕断丝
连的一匝萝卜条，“人”字型穿挂在架
子线上。白云帮忙，阳光帮忙，山风帮
忙，晾干，就是远销他乡的萝卜条，用
来煮、炒或是做咸菜，都是好的原料。

我问周老表：“老表，你家种了多
少萝卜？”

“10多亩。”
“每亩产多少萝卜？”
“10吨左右。”
“每公斤萝卜条卖多少钱？”
“去年价格好，12块。”
我掰着手指和他一起算账，一年

光靠种萝卜，收入就 10万元以上。我又
问他：“除了种萝卜，去年你家收入都
有哪些？”

“收野生菌，卖白芸豆，杂七杂八

加起来，去年收入20多万元。”
我又问：“你家盖了新房，买了汽

车吗？”
周老表笑笑：“有了”。然后，指着

地头间的方向：“那就是我今天开来干
活的车子。”

临走时，同事看着周老表家新鲜
的萝卜，又动心了，还想买。周老表笑
着摇摇手，“只送不卖”。我顺手拿过一
截萝卜，咬一口，嫩生生，又脆又甜，满
嘴是水，感觉自己吃的不是萝卜，而是
雪梨。

五街萝卜，卖的就是高山气候，
2400多米以上的海拔，常年多雨，有
雾，有霜，有雪，萝卜种植面积达 3.5万
亩。萝卜的种子也是一年一换，富农白
春、春白玉、亚美白春、绿田白春……
多好听的名字，像是对哀牢山彝家表
妹的称呼。这些漂洋过海的萝卜种子，
从日本、韩国飞越千山万水，落户五街
山地。像些迁徙的候鸟，一年年栖居，
一波波飞来又飞去。更像五街人的亲
戚，年年来访，走了一茬，又来一茬。山
上萝卜山下卖，市场全部在山外，都在
遥远的大都市。当地农家的收入，靠的
是土蛋子（洋芋）、白兔子（萝卜）、菌
子、果子（核桃）、豆子（白芸豆）换票
子，“五子登科”过日子。

最后一站是参观“罗鲁（彝语：
虎、龙的意思）村”。依我看，“罗鲁村”
不是村，而是一个山村袖珍博物馆，
上一院房子，下一院房子，全是土木
结构，看上去已有百岁老人的年纪，
房间里分门别类，陈列着 2000多件古
老的物件。姑娘房、烤酒房、纺织房、
大火塘，羊皮褂、水烟筒、草烟锅，刺
绣花衣服、花鞋子、三弦琴，石磨、杵
臼、木犁、木耙，篾箩、筲箕……身临
其境，那些满脸沧桑的物件，对于我
这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来说，总是
有一种亲切感、怀旧感。让我想起了
曾经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想
起了九泉之下爷爷奶奶、父母躬耕劳
作的模样，想起了尘埃岁月里故乡生
产生活的底色。

“罗鲁村文博园”是土生土长的彝
家老表阿发自己投资 300多万元“复
制翻版”修建的。他既是这里的主人，
也是这里的导游，带着我们游览时，
滔滔不绝向我们讲述着“罗鲁村”的
农耕文明和彝风异俗，展示着当地彝
族的火草麻线纺织文化、彝族毕摩文
化，彝家刺绣文化、谈情说爱的姑娘
房文化、彝族歌舞文化、彝族酒文化、
彝家火塘文化、农耕文化。不难看出，
阿发是这方水土文化传承的坚守者、
执着者、痴情者。

在“罗鲁村”，阿发把我们当贵客
款待，土鸡、腊肉、萝卜、洋芋，下酒，左
一杯，右一杯，一会儿说彝话，一会儿
讲汉语，劝我们多喝酒，多吃菜。火辣
辣的酒，火辣辣的情，点点滴滴都让我
感受到了彝风、彝俗、彝文化的温度。

我和阿发，好像遇到了知己，酒多
话多。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很
自信地说：“我要把罗鲁村打造成乡村
旅游的一个亮点。”

我由衷敬佩，连连夸奖，连连
点头。

一天马不停蹄，让我看到了边疆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缩影。不知不觉
已是晚上 9点多钟，远处的一个个村庄
已经被夜色搂进了天上人间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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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暖冬，竟然忘记梅花已经开
了。在朋友圈里看到友人拍的昆明黑
龙潭的梅，才知道梅花早已开放，我
仿佛又嗅到了梅的芬芳。

我小时候没见过真的梅花，最
早见到的梅花是在有一年父亲买回
来的年画上，那是一幅傲立雪中的
红梅图。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村里
人文化又落后，很少有人舍得过年
时买几幅这样的画回去贴。还记得
是我和姐姐把它贴在堂屋里最醒目
的墙壁上。这美丽的梅花图给家里
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有时在书里
读到一些赞美梅花的诗词，在课堂
上听老师讲梅花的美和坚强，我真
想见一见真的梅花。

第一次见到鲜活的梅花是 1990
年的冬天。那时，我在济南学习，在山
东师大的校园里我见到了梅花。它在
寒风里开得特别旺盛，尤其是红梅特
别引人注目。

有一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雪，万
物都盖上了厚厚的积雪。第二天清
晨，我踏着厚厚的积雪欣喜地赏梅。
只见它在冰雪中傲然绽放，而且比平
时更加娇美。尤其是红梅，红红的花
瓣，黄生生的花蕊，在晶莹剔透的冰
雪映衬下显得更加可爱。那幽香时断
时续，时浓时淡，在不经意间飘了过
来，沁入心脾，浑身舒畅。我除了惊叹
它的美，更惊叹它的坚强和高洁，我
真正领悟到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
含义。

在后来的日子里，它成了我的好
朋友，一个不会说话的好朋友。无论
是工作条件的艰苦，还是生活的磨
难，我都能勇敢地面对，顽强地生活，
因为这是梅的姿态——笑迎冰雪，坦
然面对。

与梅花有了一面之缘后，每年冬
天还未到来，我就盼着早点看到它怒
放的样子。记得我刚工作的那些年，
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上班，交通十分
不便。但只要听说昆明黑龙潭的梅花
开了，无论转几次车，我总是乐此不
疲地去赏梅。在黑龙潭公园，梅花有
盆景，也有自然生长的，无论哪一种
梅花，都开得很美。白的莹白如冰雪，
红的艳丽，但不媚俗，黄的贵气，但不
孤傲，绿的如翡翠，但不脆弱。我尤喜
绿梅和白梅。白梅高雅，冰清玉洁。
绿梅绿中透着淡淡的白，绿得通透，
无一点瑕疵。

梅花的美不仅是它的香，它的色
彩和花形，还有那枝干也叫人叹服。
自然生长的梅花枝干发达，它的主干
很有个性，总是挺拔向上。梅花，无论
是枝干还是花朵，都给人一种坚强不
屈的力量。它的幽香，也是那么超然
脱俗。所以，在梅、兰、竹、菊“花中四
君子”里，它排行第一。难怪自古文人
墨客为它吟诗作赋。王安石诗云：“墙
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卢梅坡咏叹：“梅雪争
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
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梅花，它不仅高洁幽香，坚强不
屈，还有谦虚不俗的品质。数九寒天，
万花凋谢，它却在冰天雪地里默默绽
放，从不邀功争宠，而是给予人以奋
发向上的力量。严冬过去，它又是最
早的报春使者。可是，当姹紫嫣红，百
花争艳时，它却默默隐去。正如毛泽
东在《卜算子·咏梅》中颂扬的那样：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
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
丛中笑。”

梅，以寒冬为舞台，以冰雪为朋
友，舞出精彩壮丽的人生。

艾草
陈洪金

祖先说：有艾草的地方就有清洁平安

在故乡，遍地艾草的季节

房前屋后，檐下井边

岸上田间，林中泉畔

艾草扎根泥土里

吸足了故乡的丰饶与祈愿

在微风里摇曳出安康

从某个夏夜开始

艾草从端午节里探出头来

浸泡成浓汤，燃烧成烟雾

故乡便成为最古典的画像

多少人在场景里进进出出

祖先和孩子们得以团聚

一个又一个古老的家族被祝福

艾草的香气弥漫

长辈们面容慈祥，目送少年

走出乡关，在异国或者他乡

用脚印书写命运，每走出一步

都散发出艾草的香气

今年开春不久，我和朋友们一起
相约，到勐腊县易武古茶山薄荷塘、弯
弓核心茶园产区做实地考察。易武地
名为傣语，意为“美女蛇居住之地”，因
易武有个花蛇洞地名。喜欢普洱茶的
茶友都知道它是中国贡茶第一镇，易
武茶区有知名的七村八寨。易武以“香
扬水柔”著称，而最能代表易武的山
头，当属弯弓、薄荷塘。其有花香、蜜
香，茶汤刚柔并济，入口醇润饱满，甘
甜厚实的蜜韵让人回味无穷。据詹英
佩《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里记载：
易武茶山位于六大茶山东部，紧靠中
老边境，面积约 750平方公里，是六大
茶山中面积最大的茶山，它包括易武
正山、漫撒茶山、曼腊茶山在内，因面
积较大也有人将易武茶山称为易武茶
区。倚邦土千总曹当斋的后人曹仲谊
生前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六大茶山
易武占一山半。”说明历史上易武茶山
的面积在六大茶山中居首位。易武是
云南著名的古茶区，在唐代属南诏银
生节度管辖，历经元、明，清代乾隆初
年开始成为普洱府的贡茶采办地，易
武贡茶曾得过清代皇家“瑞贡天朝”的
荣耀。

当天上午，我们从景洪出发，抵达
易武古镇牌坊下，当地茶人瑶族好友
李妹珍夫妻俩早已在此等候。大家相
遇后，又一起驱车到距离 20多公里外
的易武弯弓贡茶第一村丁家寨的瑶族
滥田上寨。妹珍家就在马路旁边，一座
三层的楼房。我们途中还经过了薄荷
塘塘主家，远看是一座徽派建筑大院，
青砖黛瓦，很有历史厚重感。这里属于
帕扎河，他们以前也是从滥田分出去
的。我们的午饭就在妹珍家吃的，土猪
腊肉、自制的酸腌菜等，入口开胃。妹
珍家族属于瑶族的蓝靛瑶支系，在本
地居住了上百年，从她们外婆那一代

就定居在这里了。妹珍的爸爸名叫李
华忠，是一位酒量大又豪爽的茶农。妹
珍是位 90后，娇小俏丽，她弟弟长得高
大勇敢，看起来很腼腆，他笑起来一对
酒窝真好看。她爱人是一位哈尼族小
伙名叫普荣润，阳刚英俊，从新疆军区
退伍不到两年，两人情投意合，在一起
做茶，为人实诚，热情好客，加上自家
拥有一片弯弓古茶园得天独厚的优
势，两口子和资深茶人玉香一起开办
的易武沁香阁茶叶加工初制所办得有
声有色。

午后，我穿上瑶族服装，一件黑色
镶银饰扣边的马甲，和众人一起从滥
田寨子到茶区。弯弓和薄荷塘隔山相
望，是深藏在同一片原始林区里的古
茶遗珍，产量稀少，属曼撒山脉最优秀
茶园之一，也是明清两朝贡茶的主要
毛料来源，现属国家一级森林保护区。
往来两山之间只有一个岔路口，往左
通薄荷塘，右通弯弓。这里森林茂盛，
地势奇险，原生态环境极好，有如人间
仙境。上茶区只有一条狭窄的摩托小
道，有些路段是几乎 60度的长长曲折
的陡坡，有些路段简直如贴在悬崖峭壁
上的一段麻线，你需要有不怕艰险的勇
气才能抵达密林深处的核心茶区。山高
路远、坡陡路险，如遇下雨，泥泞路滑，
根本无法上山。听小普说，有一回他带
着外地客户骑车上山，因路滑两人都摔
伤了，那朋友路上还说很刺激的。这段
时间天好路实，我坐在小普的摩托车后
背上，随车在山林小道上穿行，耳边虎
虎生风，一路上尘土飞扬。我们丝毫没
有畏惧，路上也没有掉链子。

小普娶了个茶山的好媳妇，到采
茶时期，他几乎天天都要载着采茶工
上山，快乐地采茶、制茶，一天天地享
受着，期待着，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惊喜
和劳累，只为给世间送上一泡好的茶。

我对他说，你这是累并快乐着啊！
薄荷塘是这一带山头的名称。等

我们骑车个把小时才到达山顶，接着
还要在原始林区里继续地徒步下坡，
来回约 4公里。我们翻越了一大片原始
雨林才到达神秘的薄荷塘核心茶区。
当快接近茶区的时候，见有一股清澈
甘甜的泉水，不知从山上哪里流经下
来，形成一条小溪，溪边覆盖着一片开
着白色小花的小叶植物。妹珍说，前面
就是古茶林了，顺着小溪流下山崖之
底，确实积蓄着一座小水塘，塘边生长
着薄荷。果不其然，前面一大片茶林映
入眼帘，我们终于在原始雨林深处，见
到了传说中那神秘又珍贵的薄荷塘古
树茶林。碗口粗的茶树上挂着大片的
绿叶，新芽还没有冒头，据说古树茶冒
春芽要晚一些，一般要等到清明之后
才能采摘。古茶树吸天地之灵气，集大
山之精华，才有了这饱含微量元素的
茶中奇珍。难怪薄荷塘这么稀少而珍
贵，其核心区的高杆、一类古树屈指可
数，二类古树数量也不多。物以稀为
贵，我就不懂市面上哪来那么多“薄荷
塘”。我们历经艰险才见到了薄荷塘核
心古茶园，能在薄荷塘古树茶下歇歇
凉，不亦乐乎？

如果说薄荷塘是“王者气”，弯弓
则是“后者韵”。弯弓茶核心茶区主要
是由丁家寨（上寨和下寨）、烂田寨（上
寨和下寨）两个寨子采摘的茶，他们采
茶的分界线是一条美丽的弯弓河。

下午我们从两个山头的岔路口赶
到了妹珍家的弯弓古树茶产区。这里
的地貌地形和隔壁的薄荷塘山头差不
多。弯弓古树生长在 1800米以上的海
拔，平均降水量 1800—2100毫米。高山
云雾雨水充沛，深山野岭，杳无人迹。
这里的原始森林也最大程度保证了弯
弓古树原生态优异品质。妹珍家的古

茶园就在弯弓大庙周围。那里茶树的
根部都很粗壮，没有几百年历史是长
不成这样的，而最大的那几棵古茶树
是沁香阁茶业特级弯弓原料来源。这
里土壤上覆盖着厚厚的腐殖土，土质
肥沃，但杂草并不多见。我看到有一群
黑蚂蚁在一棵茶树上爬行，就好奇地
问小普：“这蚂蚁也爱茶？”“可能是茶
叶太甜了，一整片茶园茶树上都有蚂
蚁，但它们不会伤害树。”小普笑着说。
我观察到茶林旁边有几棵高大的树木
已经被害虫侵袭，日渐枯萎，摇摇欲
坠，但害虫似乎不敢侵犯古茶林，也许
古茶林有神奇精灵保护着吧！

这片核心茶区的地理标志当属古
弯弓大庙遗址了。据茶书上说，早在易
武崛起之前的老漫撒茶山时代，弯弓
就是首屈一指的兴旺寨子，也是古六
大茶山的中心。漫撒在历史上是易武
茶区兴得最早也衰得最早的地方，清
咸丰年以前，漫撒村寨密集，人口过
万，隔一个山头相距五公里左右的弯
弓大寨和漫撒老街曾是易武茶山最兴
旺的两个寨子。据曼腊张家湾赵国传
生前记载：“弯弓过去有 400多户人家，
是漫撒山最大的寨子。”弯弓分为汉族
寨、回族寨；回族寨盖有清真寺，汉族
寨盖有关帝庙。弯弓寨的关帝庙是六
大茶山最大的庙宇，占地面积几千平
方米以上，全用柏木建成，雕梁画栋、
飞檐点金，当时是六大茶山最精美的
建筑。在小普的指引下，我见到了弯弓
大庙遗址，几块残垣断壁，一截古砖墙
被一棵大树的根死死地盘着抱着，好
像生怕这些古砖头被人偷走，历史被
人遗忘。有几块厚重的圆形石墩散落
在树丛中，估计是顶梁柱的底座。妹珍
指着一块字迹斑驳的古墓碑让我看，
上面刻着“嘉庆辛未年十月”。

据史志考证，弯弓的繁荣还要早

于老漫撒。在 1000多年前，就有居民在
此种茶，因此，弯弓茶区至今还保留着
古老的茶树品种。后来由于各种历史
原因，弯弓大寨逐渐走向衰落，渐渐淡
出茶人视线。一直到近些年，弯弓才逐
渐被人们所知，曾经的弯弓古茶园已
经被严重破坏，今天的弯弓已经没有
了连片的古树群，更多是零星分散在
原始森林中的小片古茶林。弯弓大庙
虽然已灰飞烟灭，但现存的弯弓古树
却承继着古老而沧桑的历史，真是一
颗遗世明珠。

约一杯茶汤，我在易武古弯弓古
茶山等你。茶马古道上的马铃声，让人
仿佛梦到马帮的队伍在青石板路上踏
过，你的目光所及之处是刻在古老石
板上的沧桑。在大榕树的荫蔽下，在曾
经古道的历史遗迹处，我拽着马锅头
铜像手中的缰绳，忘掉了所有的忧愁，
远望着那一条永远不会埋没的悠远的
古道，感觉到地阔天宽。你信不信这片
原始雨林里的大树会说话，等你一进
山口的那一刻，就把自己交给了山神，
森林的某一棵参天大树会突然发出巨
大的呼啸音，好像是在给你发出的提
醒，所到之地需充满敬畏之心。弯弓和
薄荷塘是被山神呵护下来的古茶遗
珍。茶农采茶、制茶、晒茶，重复着。从
茶树到茶杯，每一道工序都是必不可
少的，艰辛的过程，从未停留，为茶客
品质把关，品质保证。那一股饱含花
香、蜜香，刚柔并济，滋味甜柔细腻，汤
感粘稠绵密的茶汤让你无法自拔，也
让你有了一股一往直前的勇气。

感谢滥田瑶寨李兄一家的关照，否
则真进不去薄荷塘、弯弓核心茶区。我作
为一个老茶客不勇闯密林岂识弯弓？山
不在高，有茶则灵。我记得小普有一句口
头禅：人生处处有坎坷，要走最烂的路，
看最美的风景，喝最好的茶。

梅的风骨
吴硕累

易武弯弓薄荷塘的氤氲茶香
周佳


